
早晨 8 点半，10 台越野车组成的联

合科考队驶出了沱沱河畔的唐古拉山

镇， 沿着 G109 国道青藏公路直奔各拉

丹冬雪山。 右侧并行的是青藏铁路，尽

管青藏公路上几乎见不到客运大巴，但

一台台满载各类建设物资的载重车摩

肩接踵， 让人感受到青藏公路的那一

头———西藏发展和建设的活力，这与科

考队前些天行进在无人区时连手机信号

都没有，只能偶尔遇见野牦牛、藏野驴的

感觉迥然不同。
车过开心岭不久，青藏公路上就出

现了一座牌楼：“西藏人民欢迎您 ”，这

似乎在提醒科考队：布曲和尕尔曲的交

汇处不远了。 车队驶离青藏公路，沿着

荒漠中的车辙直奔预定的科考地点。
在海拔 4580 米处 ，科考队来到了

尕尔曲 和 布 曲 的 交 汇 点 。 这 两 条 河 究

竟 谁 对 长 江 的 贡 献 更 大 ？ “从 《山 海

经 》开 始 ，就 认 为 尕 尔 曲 是 长 江 的 源

头 ，因 为 它 的 走 势 与 长 江 的 走 势 基 本

一 致 。 它 的 源 头 就 是 我 们 要 去 的 岗 加

曲 巴 冰 川 。 但 上 世 纪 70 年 代 后 ，国 家

组 织 了 专 业 科 考 队 对 长 江 之 源 进 行

了 考 察 ， 发 现 布 曲 的 水 流 量 相 对 更

大 ，因 此 将 布 曲 定 为 干 流 。 尕 尔 曲 汇

入 布 曲 后 ，布 曲 往 前 接 纳 旦 曲 、汇 入

当曲 ， 直 到 囊 极 巴 陇 与 沱 沱 河 交 汇 ，
这 就 是 长 江 的 ‘江 源 五 曲 ’。 ”将 这 江

源 地 区 复 杂 的 水 系 介 绍 得 头 头 是 道

的 是 青 海 “极 地 户 外 ”创 始 人 张 永 ，他

不 仅 负 责 本 次 科 考 的 向 导 和 后 勤 保

障 ， 还 对 三 江 源 的 历 史 地 理 十 分 稔

熟 ，人 称 “国 家 地 理 代 表 ”，是 长 江 科

学 院 特 聘 客 座研究员 。

尕尔曲畔，长科院河流所的闫霞却

在焦虑 ：现在气温只有-1℃，当高工周

银军将多参数水质仪的探头伸到尕尔

曲的河水中去时， 笔记本电脑却死机

了。 两人商议，只能先让笔记本电脑晒

晒太阳“热热身”，再重新启动。 此举果

然有效， 他俩又负责地将两条河的水

质、 流速等所有数据仔细地重测了一

遍。周银军还用激光测距仪测出了两河

河床的宽度： 布曲宽 36 米、 尕尔曲为

21 米。 闫霞还发现，尕尔曲的水温要比

布曲低 0.8℃，“尕尔曲的源头就是岗加

曲巴冰川，它的水是‘冰水’，而布曲的

上游有几处温泉，” 长科院副总工程师

徐平分析道。

布曲旁 ， 长科院水环境所的郭伟

杰 博 士 也 有 了 新 发 现 ：他 顾 不 得 水 温

只 有 1.8℃， 穿 着 塑 胶 长 筒 套 鞋 站 在

布 曲 河 水 里 ，用 网 兜 细 心 地 一 遍 又 一

遍地从河底采集底栖生物 。 开始捞上

来 的 都 是 石 块 ， 但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几 次 三 番 后 ， 网 兜里果然有了不少叫

不出名字的水生昆虫 。 真没想到在海

拔如此高而水温如此低的河道 ， 竟然

生活着如此众多的水生昆虫，“我现在

肉眼判断这是网 科的一种 ， 回去后

还要用显微镜进行仔细分析。 ”稳重的

郭伟杰不愿意轻易下结论，“针对采集

到的不同源区的样品 ， 我们要弄清水

生生物的种类、生物量等指标 ，还要开

展水体氮磷、 有机污染物以及金属离

子等水质参数的检测。 ”
“大家抓紧些，”徐平提醒队员说 ，

“我们这里离岗加曲巴冰川还有一百多

公里，要抓紧赶过去。 ”

发现了河底的水生生物

岗加曲巴冰川立碑

长江科学院的张文杰博士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抱得大冰柱归。

青藏高原， 地球的第三极。
今 人 也 许 很 难 想 象 ， 1000

万年前 ， 青海境内海拔才 1000
米 ， 呈 水 草 丰 沛 的 热 带 、 亚 热
带 气 候 。 而 如 今 ， 青 海 西 南 部
的高原海拔在 4000 米以上 ， 不
见 灌 木 ， 只 见 脚 下 的 高 寒 草 甸
和 远 处 连 绵 的 雪 峰 。 它 又 是 名
副其实的 “中华水塔 ”， 唐古拉
山 、 东昆仑山脉的 数百座冰川 ，
滋养并存储了长江、 黄河和澜沧
江的源头之水。

“从 2012 年 以 来 ， 我 们
长 江 科 学 院 已 连 续 5 年 组 织 了

8 次 长 江 、 澜 沧 江 、 怒 江 、 雅
鲁 藏 布 江 源 头 的 科 考 。 ” 担 任
今 年 江 源 科 考 领 队 的 长 江 水 利
委 员 会 长 江 科 学 院 副 院 长 沙 志
贵 说 ， “这 第 9 次 江 源 科 考 ，
是 我 们 长 科 院 和 青 海 省 水 利
厅 、 青 海 大 学 组 织 的 联 合 科
考 ， 将 对 长 江 正 源 沱 沱 河 、 南
源 当 曲 和 北 源 楚 玛 尔 河 及 澜 沧
江 源 的 水 资 源 、 水 生 态 环 境 和
地 形 地 貌 开 展 科 学 考 察 ， 考 察
内 容 包 括 河 道 河 势 、 水 环 境 、
水 生 态 、 水 资 源 、 水 土 流 失
等 ， 科 考 目 的 是 为 了 进 一 步 掌

握 长 江 和 澜 沧 江 源 区 的 生 态 环
境 现 状 ， 为 三 江 源 国 家 公 园 水
文 水 生 态 监 测 规 划 提 供 基 础
数 据 。 ”

整个科考自 6 月 1 日始， 从
玉树至各拉丹冬雪山， 再出昆仑
山口到格尔木 ， 全程 2080 多公
里， 历时一周， 日前已全部完成。

联合科考队出发前夕 ， 青海
大学校长、 院士王光谦专程赶来
送行。 对江源地区十分熟悉的他，
感慨地对长科院前院长 、 科考队
顾问郭熙灵说： “你们现在去三
江源可不是好时候啊！”

江源地区最好的季节是每年
的七月下旬至九月上旬 ， 但这通
常是旅游者的选择 。 6 月 1 日 ，
武汉气温已达 30℃； 而江源七月
初仍有可能飘着鹅毛大雪 。 年逾
花甲的郭熙灵握着同行的手说 ：
“我们只能赶早啊， 就怕冰雪化了
车没法进去了。”

王光谦院士的提醒 ， 没多久
就给了记者真切的体会 ： 联合科
考队几乎每天都要经历风雪冰雹，
而且常常是从一场风雪进入另一
场冰雹， 如果一天只经历一场风
雪那简直是太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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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队在岗加

曲巴冰川竖立的考

察纪念碑。
（除署名外， 均

本报记者郑蔚摄）

6 月 5 日，这是联合科考队经历的不同寻常的一天。
科考队这一天的任务是进入各拉丹冬雪山东南侧的岗加曲巴冰川科考并立碑。
前一天，科考队在沱沱河和当曲汇合处的囊极巴陇立下了“囊极巴陇考察纪

念碑”。 这是本次科考所立的第一块纪念碑。
囊极巴陇，是通天河的诞生地。 长江正源沱沱河和长江南源当曲在囊极巴陇

交汇，成为通天河。 儿时，读《西游记》时第一次读到“通天河”三字。 因此，当第一

天记者随科考队来到通天河直门达水文站，面对雪山下滔滔而来的通天河水，不

禁在心里感慨道：“这真的是通天河啊！ ”据说，沱沱河之名来自蒙古语音“托克托

乃乌兰木伦”，意为“滔滔的红河水”；当曲则源自藏语，意为“沼泽河”，其名均为

描摹河流外观形态而得之。 唯有“通天河”三字，将高不可测之天、危石嶙峋之地、
奔腾不息之河这三者连接了起来，苍茫辽远，充满哲思，如同神作。 通天河自囊极

巴陇向东南流去，蜿蜒曲折流过 828 公里后与巴塘河汇合，改名为金沙江，由此

进入四川，愈发奔流激荡。
来自青海大学三江源生态与高原农牧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李琼博士，认真地记

下囊极巴陇考察纪念碑的坐标：北纬 34°07′42″，东经 93°00′59″，海拔 4431 米。
“我们早就想去囊极巴陇科考，”郭熙灵对记者说，“实在是前些年路况太差，去

不了，今年总算实现了这个心愿。 ”
科考队即将要去的岗加曲巴冰川，更加意义非凡。 “岗加曲巴是各拉丹冬雪山

最重要的几个冰川之一。 我们去年考察的姜根迪如冰川是沱沱河的源头，而岗加

曲巴冰川是尕尔曲的源头，”郭熙灵强 调 说 ，“尕 尔 曲 的 第 一 滴 水 就 来 自 岗 加 曲

巴 冰 川 。 ”
这怎么不让人充满期待和向往！

职称为教授级高工的徐平，是整支

联合科考队中年龄最大的博士。 整支科

考队有多少博士？ 记者与队员一一“核

实”， 包括青海大学 2 名在读博士生在

内，整整 13 人。
“我们长科院现在招聘以博士为

主，” 沙志贵副院长告诉记者，“长科院

现有博士 200 多人，我们这次科考队里

有那么多年轻的博士、硕士 ，就是希望

能为他们将来的科学研 究 打 下 扎 实 的

基础 。 ”
我 们 的 越 野 车 队 沿 着 白 雪 覆 盖

的 荒 漠 向 海 拔 6621 米 的 各 拉 丹 冬

雪 山 驶 去 ， 后 车 司 机 小 心 地 尽 量 不

走 前 车 的 车 辙 ， 以 免 陷 在 雪 中 。 车

身 在 雪 中 颤 抖 ， 绵 延 的 雪 峰 则 越 来

越 近 ， 这 不 由 得 让 记 者 想 起 北 上 广

白 领 中 流 传 的 “ 鸡 汤 ” ： “ 生 活 不 仅

是 眼 前 的 苟 且 ，还 有 诗 和 远 方 。 ”不

知 道 这 “远 方 ”指 的 究 竟 是 什 么 ？ 是

不 远 处 的 雪 峰 吗 ？ 如 果 是 它 们 ， 那

对 这 些 年 轻 的 科 学 家 来 说 太 平 常

了 。 对 他 们 而 言 ，这 究 竟 是 “眼 前 的

苟 且 ”呢 ，还 是 “诗 和 远 方 ”？ 而 属 于

他 们 的 “诗 和 远 方 ”又 是 什 么 呢 ？这 些

一 心 探 求 江 河 大 地 奥 秘 以 造 福 国 人

的 科 学 家 们 ，他 们 的 “诗 和 远 方 ”，也

许 是 长 江 、黄 河 和 澜 沧 江 能 永 远 清 澈

见 底 、奔 腾 不 息 吧 ！
现 在 ， 越 野 车 队 已 经 达 到 了 海

拔 5000 多 米 。 离 各 拉 丹 冬 雪 峰 越

近 ，荒 漠 上 的 冰 渍 石 也 就 越 多 、冰 渍

石 的 个 头 也 就 越 大 ， 越 野 车 颠 得 也

越 厉 害 。 而 几 天 前 ，当 科 考 队 在 海 拔

4200 米 左 右 的 通 天 河 曲 麻 莱 河 段 科

考 采 样 时 ， 周 边 是 典 型 的 高 寒 草 甸

地 貌 。 青 海 大 学 的 博 士 孟 庆 凯 告 诉

记 者 ， 高 寒 草 甸 的 有 机 质 集 中 在 草

甸 的 10 厘 米 左 右 ，极 易 被 破 坏 。 记

者 仔 细 观 察 了 一 下 ， 色 泽 土 黄 尚 未

转 绿 的 草 甸 上 ， 似 乎 有 不 少 洞 穴 ，
“这 就 是 高 原 鼠 兔 的 洞 穴 ， 它 们 喜

食 草 的 根 系 ， 而 根 系 是 草 甸 重 要 的

储 水 层 ， 鼠 兔 把 根 系 吃 了 ， 就 会 造

成 土 壤 储 水 能 力 下 降 ， 有 可 能 引 起

草 地 退 化 。 ” 孟 庆 凯 说 ， “ 关 键 是 高

原 鼠 兔 的 天 敌 减 少 了 ， 希 望 能 想 出

治 理 的 办 法 来 。 ”
尽管天空飘雪，孟庆凯、倪三川、李

琼和任燕等还是打开携带的探地雷达，
利用探地雷达发出的电磁波，探测地下

结构。 “这地下还是冻土层吧？ ”记者猜

测说。 “是的，”孟庆凯说，“冻土层在水

土保持中也有重要作用。这里的冻土层

是季节性冻土层，实际上起到了 ‘隔水

层’的作用。它冬天冻住，就为高原储存

了水分；夏天冻土开化 ，又将水释放了

出来， 可防止土壤因过分干旱而退化。
我们必须掌握江源地区土壤含水的数

据，这非常重要。 ”
那天，长科院岩土重点实验室女博士

郑郧也教了记者一招，“你看那遍地一个

个像馒头一样圆鼓鼓的草甸，是高寒草甸

典型的‘冻胀丘’。 夏天，它里面的水分很

多，冬天被冻住后体积膨胀，就鼓了起来。
这说明，虽然各拉丹冬雪山的冰川这些年

出现了退缩，但我们选取的几个科考点的

土壤含水量依然比较充足。 ”
而今天，眼前是整个晶莹剔透的冰

雪世界。 各拉丹冬雪峰四周冰川覆盖的

面积达七八百平方公里 ， 有大小冰川

130 条。 在安多县两位藏族向导的带领

下， 岗加曲巴冰川终于矗立在我们面

前。 但雪河、冰湖和冰渍石却令车辆无

法靠近，沙志贵、郭熙灵按计划确定了

竖立科考纪念碑的地点。
一路走来，不能不佩服“极地户外”

的师傅们，他们不仅有着在雪原、河道、
草甸以及所有没有路的地方驾车越野

的本领，还负责整个科考队的“力气活”
和伙食供应。

很 快 ， “岗 加 曲 巴 考 察 纪 念 碑 ”
在冰川前立起来了 。 它的坐标是 ： 北

纬 33°28′2″， 东经 91°11′58″， 海拔高

度 5243 米。
师傅们转身开始用煤气罐和高压

锅 做 饭 。 这 几 天 ，他 们 最 好 的 “厨 房 ”
是 路 上 偶 遇 的 牧 民 废 弃 的 屋 舍 或 羊

圈 ，而 今 天 什 么 也 没 有 ，因 为 牧 民 不

会到冰川前来放牧 。 师傅们在高压锅

里炖的 ，不是米饭 ，而是一锅面片 。 开

锅 后 ， 倒 入 事 先 炒 好 的 臊 子 一 搅 拌 ，
就是 “舌尖上的青藏高原 ”了 。 这热量

和 美 味 ，足 以 吸 引 冰 雪 荒 原 上 所 有 的

生灵 。 3 天前 ，当我们科考队在通天河

畔开饭时 ， 天上秃鹫飞翔 ， 地 上 有 2
只高原流浪狗悄悄走拢过来， 但它们

既不朝我们吠叫、也不彼此争抢 ，宛如

专程应邀赴宴的嘉宾 ，彬彬有礼 ，静候

开饭，着实令人怜惜。
但眼下， 雪原上只有我们科考队。

队员们科考心切，甚至顾不上“大厨”们

的美味， 就已经先向岗加曲巴冰川进

发了 ！

寻找长江源头冰川的“第一滴水”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沙志贵和郭熙灵跟着安多县的藏族

向导，向岗加曲巴冰川大步走去。此刻，郭
熙灵几乎全然忘了出门前老伴再三的叮

咛：“你都是年过 60 的人了， 这江源科考

你都去了那么多次了。 我也不硬拦你，但
你自己要当心身体，你的血压这么高。 ”冰
川当前， 郭熙灵这基建工程兵的后代已

激情燃烧。 他和沙志贵甚至开始都没有

察觉： 从立碑处到冰川的距离不是原先

估计的 4 公里，而要远得多。
同样急切地走向冰川的还有长科院

水资源所所长许继军，这位清华的博士，
近年来已经将江源地区几乎走遍。 “水是

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因子，没有水就没有

生命，现在你要看一条自然的河流，你可能

只能到青藏高原去看了。 长江在源区是自然

的河流，但长江一旦到了中下游，就已经是

一条人工的河流了，所以长江源让我着迷。 ”
顾不上吃饭就直奔冰川而去的队员

里， 还有长科院水土保持所张文杰博士。
在南京河海大学读博的 4 年里，他几乎走

遍了除阿里地区外的整个西藏。 “我这次

参加科考，任务就是要考察江源的水土流

失情况，弄清河流中泥沙的来源。 这一路

你也看到了，有的河水清澈见底，有的河

水呈土黄色，还有的河水甚至是红色的，
这些不同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的物理、化学

过程？ 这次是难得的机会，我希望能取到长

江源头的第一滴水的样品带回去研究。 ”
戴着一顶 “小红帽” 的青海省水文

局蔡宜晴无疑是队员中个子最小的。 科

考队出发首日， 她就感冒了。 高原上的

感冒很有可能引发肺气肿， 后果十分危

险 ， 但蔡宜晴竟然不动声色地扛住了 。
每天和父母通电话时， 她都说自己的感

冒 “已经好了 ”。 她悄悄地在背包里塞

了 4 个氧气罐， 以备不时之需， 但从不

言退。 “我研究生学的专业就是 ‘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 ’，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
她对记者说 ， 然后跨过一条雪河， 一步

不落地跟着省水文局副局长李其江前行，
真 是 个 “ 勇 敢 的 小 红 帽 ” 。

而平时就喜欢体锻的李琼，冰川纵横

方显其英雄本色。 不久前， 她曾以 2 小时

26 分跑了个“半马”。 因此，即使前往冰川

的往返路程不是 8 公里而是实际上的 13.2
公里，也并没有让她感觉超出身体的极限。
“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这位毕业于中科

院寒旱所的女博士淡定地说。 常年在青藏

高原上与冰雪打交道， 她已无常人初见雪

峰冰川时的“激动”，“我都不会拍下雪山照

片发朋友圈， 因为我的同学同事都是干这

个的， 我们的课题就是研究这些年冰川退

缩后的状况。 ”她说。
走了 2 个多小时后， 他们终于触摸

到了岗加曲巴冰川。 冰川像似是一堵有

几十米高的、 几乎垂直的挂满了冰柱的

冰墙。 更令人惊奇的，是冰川的左侧，竟

有两个相连的冰洞。
“冰洞里太美了，”李琼向记者描述，

“冰川经过千百年的压实作用，晶体格外

透明，看上去不是冰而是水晶，整个冰洞

就像水晶宫一样。 再仔细观察，还能看到

冰晶和砂砾的互层现象。 ”
更神奇的， 是冰洞外有一左一右两

个冰川雪水融化而成的冰湖。 作为水资

源研究专家的许继军， 突然在小冰湖里

发现有鱼。 他蹲下身来， 细细地数了一

下：4 条鱼！ 4 条长鳍高原鳅！ 最长的一条

大约有 6 厘米长。
“好后悔！ ”大家这时才发现谁都没

有带捕捞的网兜， 谁都没有想到在海拔

5300-5400 米的冰湖里竟然会有鱼！ 许继

军赶紧将这冰湖之鱼拍了下来。
在岗加曲巴冰川前沿的流石滩 ，徐

平采集到了高山藏雪莲样本。
而一心想要获得“尕尔曲第一滴水”的

张文杰，也终于如愿以偿。 他以往返约 14 公

里的最远距离，抱回了一根大冰柱，虽精疲

力竭，但满心欢喜。 他将冰柱装入样品桶，将
此作为尕尔曲第一滴水的样本。

傍晚 17 点， 预定的集合时间到了，
但仍有多名队员未见踪影。 “极地户外”
的张永担心了 ，曾在 “南京路上好八连 ”
部队服役 5 年的他， 立即带领车队的司

机们赶向冰川， 必须将体力不支的队员

们一个不少地安全“架”回来。
郭熙灵和沙志贵是自己走回来的 ，

他们径直走向 “岗加曲巴考察纪念碑”，
拍下夕阳下的纪念碑。

在正常情况下， 人体的血氧含量应

当在 95 以上。记者用便携式血氧/心跳测

量仪给他俩测量了一下： 沙志贵的血氧

含量 77、 心跳 102； 郭熙灵的血氧含量

67、心跳 84。作为常年出入高寒地区的科

学家，他们并不是没有高原反应了，只是

他们一直在克服高原反应。 正是对这江

河大地的执着和热爱，一次次地不放弃，
使他们比常人更加坚韧。

当晚 20 点 30 分， 联合科考队完成

了所有预定任务，告别格拉丹东雪峰。
次日凌晨 1 点， 车队终于重返沱沱

河畔的唐古拉山镇。 这里的海拔是4500
米，唐古拉山镇已安然入睡。

冰湖惊现“长鳍高原鳅”

旱獭。青藏高原黑颈鹤。藏野驴。

长 江 科 学 院 许

继 军 博 士 在 冰 湖 发

现的长鳍高原鳅 （红

色圆圈内）。
许继军 摄

野马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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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 4580 米

海拔 5243 米

海拔 535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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